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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盘林场护林员曹春成

以岁月为尺，守护万木春深
脚步丈量青山

林二代成为“活地图”

海拔400多米的山腰上，两座
石头房坐落在葱郁的山林间，这是
曹春成的“家”。推开房门，墙上挂
着泛白的护林员防火责任书，角落
摆着磨破的迷彩鞋，桌上整齐地放
着一本本巡山日记。

“7月29日，阴有小雨，微风，
曹春成巡至竹林。……”巡山日
记上，他细致地记录着自己每日
巡山情况。

作为“林二代”，曹春成对山
林的记忆始于童年。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父亲作为林场首批建设
者，和林场职工一起，在彼时还
是一片荒芜的十八盘山，栽下棵
棵松苗。“那时候林场工人非常
艰苦，住石屋、啃窝头、喝冷水、
点煤油灯，很少有人愿意干，大
家常说‘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在
家种根葱’。”可父亲曹景德告诉
他：“守住这片林子，是给后代攒
福分，也是给自己积功德。”

1986年，18岁的曹春成接班父
亲成为护林员，一守便是39载。春
季植树，他带着铁锹、水桶在山间
穿梭，一天栽下近百棵树苗；秋冬
防火，他背着防火工具巡山，日均
步行超3万步，饿了啃煎饼，渴了喝
口水，常常从晨曦巡至星落。“责
任”二字，是这位腼腆的山东汉子
提及工作时最常说的词。

十八盘林场分十八盘、竹子
园和大黑峪三个片区，其中面积
最大、条件最为艰苦的就是海拔
4 0 0多米的竹子园片区。2006
年，值守此处的老护林员退休，
曹春成主动请缨上山。如今他管
护的1800亩林地，每日巡山路程
接近20公里。“看护山林最主要
的是心细，白天巡山时必须把满
山的沟沟坎坎牢记于心，晚上巡
山则一半靠眼一半靠心。”

有次夜间巡查，曹春成不慎
跌进了10余米深的山沟，手电筒
受损，手机也没了信号，只有对
讲机还能用。为了不让同事们担
心，他凭借自己对林子的熟悉，
在黑夜中摸爬了五六个小时，才
艰难回到3公里外的护林点。

39年光阴，他每年都要磨坏
10多双胶鞋，脑海里的林区地图

精确到每片林子的树种、树龄。同
事们说：“迷路了，找曹哥；闹虫
灾，找曹哥；防火期哪儿最险，还
是找曹哥。”他成了十八盘山的

“活地图”，连松鼠筑巢的老松、野
狸出没的山坳都烂熟于心。

铁骨守护绿脉

绿意岁月不负坚守

晨光穿透枝叶，洒在曹春成
布满老茧的手上，他折去油松枯枝
的动作，是对山林的珍视。“防偷
伐、防火灾、防病虫害，这是我们护
林员的三大重任。”曹春成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树木盗
伐现象猖獗。“白天不干事儿，晚上
专门偷伐。”曹春成说，那几年，有
些盗伐团伙常常专趁半夜偷伐树
木，于是白天已经巡山一天的他，
不得不晚上也打起十二分精神。

一天深夜，不法分子趁着天
黑进山偷伐树木。曹春成听见动
静后，立即披上衣服前去查看情
况，发现盗采人员后立即喝止驱
赶。对方见他孤身一人，突然停
了下来，用手里的斧头威胁：“林
子又不是你家的，别多管闲事！”
曹春成毫无惧色：“林子就是我
的命，有我在，你们连一块树皮
都拿不走！”对方本来就心虚，见
曹春成不甘示弱，只好灰溜溜地
继续跑。曹春成紧追不舍，却不
慎被石头绊倒，腿上摔得鲜血直
流。为了不让对方看出自己受
伤，他强忍着疼痛继续追赶，直
到将对方逼出林场。

回到护林房，妻子用温水给
他擦血，找来创可贴和膏药贴
上。“这点伤不算啥，过几天就
好。”曹春成轻描淡写。山上缺医
少药，这类小伤都是自行处理。

对山林的爱，让他在发展与
保护间坚守底线。在通往十八盘林
场办公区域的水泥路上，有一处五
六十度的陡坡，路中间有一棵生长
茂盛的橡子树，更是增加了驾驶难
度。这棵树就是当年修路时，曹春
成坚持要留下的。“咱是干啥的、为
啥干？办公区可以建、路也可以修，
但这些都是为了山林，咱不能因为
修路破坏山林。”曹春成最惦记的，
是这里的一草一木。

岁月不负坚守。当年的荒山，
如今云杉如剑、油松似伞、圆柏成
海，负氧离子含量数倍于城区，成
了邹城的“天然氧吧”。“这是几代
林业人一镐一锨凿出来的。”曹春
成望着漫山绿意，眼里满是欣慰。

舍小家为青山

山林深处“缺席人生”

“他想上山，我就跟着他上
山。”妻子李玉玲说起随夫守山的
决定，语气依旧干脆。自2006年上
山后，她十几年没有在山下过夜，
即便回村看望父母，也要在晚上返
回林场，“两个人终归有个照应”。

2020年冬，曹春成下山开
会，李玉玲独自巡山时滑下山坡
伤了脚。“动也动不了，打电话又
没信号，只能等着他来找我。”她
回忆说。曹春成找到妻子时，见

她坐在石头上抹泪，心疼又愧
疚：“我拿工资上班，她是纯义务
帮忙。”李玉玲笑着说：“就算是
帮忙，也得按护林员的标准来，
不能给咱林子添乱。”

“说不愧疚是假的。”曹春成
望着山下的方向，声音低了些。
早些年山上没信号，他几乎和家
里断了联系，村里的事、孩子的
成长，都只能从偶尔上山的村民
嘴里听个片段。如今路通了，骑
摩托车下山方便了，他却还是很
少下山。在山里呆久了，他已经
不适应山下的“人多闹腾”。

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独居山下
老家，他能做的，就是趁天气好时
把老人接到护林房小住。自从到了
竹子园片区，他没回过一次家过
年，每次都是把母亲接上山，在石
屋里煮一锅饺子，听着松涛守岁。

时光磨淡了他对老家的记
忆，却因日积月累的巡护让他对管
护区的地形地貌、森林资源状况等
了然于胸，清晰地记着林区哪里有
便道、哪里有什么重点保护树种、
哪片山上种的是什么树种；缺失了
对父母妻儿陪伴，却从来没有缺失
过一次巡山、一项工作，几乎踏遍
了辖区内的一沟一壑，用脚步无
数次丈量山林里的各个角落。

他手机相册里，存着几百张
山林照片：春芽破土、夏花绽放、
秋叶如火、冬雪压枝。“家人说我
是‘山痴’，他们不知道，这片林
子早就长在我骨头里了。”如今，
每当山风掠过松林，他总觉得是
父亲在耳边叮嘱。这份跨越两代

人的坚守，让他在孤独中找到了
比个人得失更重的意义。

山风传递信念

一个人的“绿色长城”

巡至山腰开阔处，曹春成坐
在一块石头上，望着起伏的林海
出神。远处，林场安装的双光谱
热成像摄像头，实现24小时监
测。防火关键期，无人机也成了
林场常客。他笑了——— 这是属于
新时代的护林风景。

这些年，林场的变化日新月
异：土路变成了水泥路，石屋换
成了砖瓦房，下山的双腿也换成
了机动车。但有些东西从未改
变：他依然每天记巡山日记，依
然会为一棵受伤的树苗心疼，依
然在防火期把“进山不带火”的
叮嘱挂在嘴边。

昔日荒山如今满目苍翠，已
有山泉汩汩。20年前，林场林木不
足30万株，如今已增至50多万株，
林木蓄积量达1 . 8万立方米。50余
种动物、120余种昆虫生活于此，生
物多样性更加丰富。近几年，林场
设置的生态旅游区成为“邹东第一
天然氧吧”，现为峄山国家森林公
园四大景区之一，森林生态旅游人
数和产值每年都保持30%以上的
增长率。山脚下的吴庄村，村民们
陆续开起了农家乐，端起了“生态
碗”，吃上了“旅游饭”。

暮色四合，护林房的灯光亮
起。曹春成吃过晚饭，又拿起工
具开始夜巡。

青山未老，护林人却已两鬓
染霜。曾挑着百斤水桶健步如飞
的他，如今已年近六十，山上的环
境也让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缠上
了身。他常对着老松树发呆：“我
要是退了，谁来接班？”他说，若组
织允许，退休后他还想和这些老
伙计们守在一起。“我也是一棵
树，在山里扎下了根，能为后人留
片绿，是我最大的心愿。”

山风掠过林海，送来松涛阵
阵。如今，无数像曹春成这样的
生态护林员行走在青山间，他们
的脚步踏过岁月，也走向更葱郁
的明天。这片被守护的青山，正
用蓬勃的生机，回应着每一份坚
守——— 万木春深时，便是对他们
最好的馈赠。

褚思雨 通讯员 白雪
时光灿 济宁报道

盛夏的邹城市国有十
八盘林场，翠绿流淌林间，
山风裹着松香。清晨6点，
薄雾尚未散尽，57岁的护
林员曹春成已经背上水
壶，手握镰刀，踏上了熟悉
的巡山路。4000余亩山林在
在晨光中舒展枝叶，他布
满老茧的手掌抚过树干，
仿佛在与老友问好——— 这
片山林，这是他守护了39
年的“责任田”，也是刻进
生命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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